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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中专毕业后，到哪里去找一份好
工作，成为我最大的难题。幸好我的表
叔有路子，经过活动，他的一个朋友愿
意接收我。表叔的朋友是一家集团公
司的经理，他安排我在总部当收发员。
事后，表叔悄悄告诉我，经理这样安
排，是看在他的面上，纯属对我照顾。

从此，我就在公司总部大楼上班
了。在我进来之前，办公楼里已有一位
收发员，他姓孙，跟我一样年轻。刚做
了一星期，我心中就产生了疑惑，总觉
得工作太轻松，恐怕待遇不会好。谁知
一个月后我拿到第一份工资，竟然比
车间里的中层干部还要高。当我在小
孙面前流露出惊讶时，他哈哈笑了，拍
着我的肩说："你放心好了，既然我们
能坐这个位置，公司当然不会亏待我
们。"

此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受照顾的
程度，确实不一般。我的工作大多数时
间在喝茶聊天。占着这样一个舒适的
位置，我应该满怀得意才对，可奇怪的
是，我的心中却始终像压着一块大石
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沉重。一年还没
有到，我就产生了换岗的念头。

听说厂里想招一名污水技术处理
工，我立即到经理办公室，提出想做这
份工作的请求，希望经理批准。当我说
完以后，经理先是愣住了，然后不解地
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呢？我告诉
经理，我读中专时曾学过污水处理，现
在分厂里需要这样一个人，与其从外
面招，不如就在自己公司里找，我可以
先去干着试试。

经理还是有点儿不放心，他紧紧
地盯着我："你知道，那个工作有多脏
多累吗？你本来是总部人员，到分厂
去，那是下降地位啊。再说你到了分
厂，工资待遇肯定没有在总部这么
好……"

经理提出的问题，都是现实而严
峻的。其实不只是经理，几乎没有一个
人对我的选择表示理解。"你到底为什
么呢？"表叔生气地问我。其实，我有一
层意思没有完全讲出来，那就是我对
于自己前程的危机感，我不相信每天
这样无所事事能够长久。

经理批准了我的要求。污水处理
工作确实既脏又累，工作三班倒，非常
辛苦，而工资却比当收发员时足足少
了一半，刚开始心里确实有很大的落
差，我只好把全部的热情用到工作上。
一年以后，我的才能和工作热情得到
了分厂厂长的赏识，他任命我为污水
处理车间副主任，我靠努力使自己的
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

不久，有一条内部消息传入我的
耳中，公司准备去西部某省投资，兴建
一个镀膜分厂，此时正在考虑人选。我
立即跑到总部办公室询问此事，得到
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公司也正为外派
人员的事头疼。原因很简单，所去的地
方，属于西部山区，相对于我们江南平
原，条件差很多，大家都不想去。我立
即申请，去西部参加新厂的工作。筹建
负责人十分高兴，当即同意了我的请
求。当天下班回到家，我就接到表叔的
电话，质问我为什么要报名去西部。我
告诉他，我是在寻找自己最有价值的
位置。

就这样我到了西部分厂。老实说，
那里的工作条件比想象中还差，一切
都是白手起家。没过多久，去的人中就
怨声四起，牢骚不断，一些人因受不了
辛苦开了小差。由于人员短缺，许多事
没人干，我这个基层干部被临时委任
为副厂长，负责工人招聘和技术辅导。

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工厂顺利投
产。如今几年过去了，分厂早已是根深
叶茂，壮大了几倍。而我也已调回本
部，被委以副经理的重任。在这个企业
里，我是三个副经理中最年轻的一位。
再看一看昔日那位同事小孙，早因机
构精简，到下面分厂看大门去了。

爱情蒙太奇
文/王纯 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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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生病在医院输液。病房
里，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还有一位
60多岁的老太太。女孩在我的左边，老
太太在我的右边。

女孩的男友在陪她。两个人几乎每
时每刻都腻在一起。他旁若无人地拉她
的手，吻她的额头。他们俩凑在一起，说
着悄悄话。两个人的头顶在一起，像两
只亲密的小羊羔。她输完了液，他把她
的手凑到嘴边使劲吹，疼惜地问：“疼
吗？”女孩撒着娇说：“疼呀！”他说：“你
等着，我给你买好吃的去！”他风一般快
速冲出病房，一会儿工夫，捧回一大兜
好吃的。他从袋子里一样样往外掏，还
如数家珍一般汇报：“香蕉，橘子，薯片，
巧克力，奶茶……都是你爱吃的。”她嘟
着嘴说：“你不知道我减肥呢！”他说：

“咱不减肥，吃得胖胖的，胖了就健康
了。”她说：“你喜欢胖子？”他刮了一下
她的鼻子说：“不论你胖还是瘦，我都喜
欢。”两个人仍旧凑在一起，说着情话。
那些话，好像一辈子都说不完。

可是，我知道，那些甜甜蜜蜜的情
话，终究有说完的的一天。就像我与丈
夫，我不知道我们有多久不提喜欢和爱
了。他陪在我的身边，用手机上网，我捧
着一本书看。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天。他盯着手机，和我聊钓鱼岛问题，我

根本没听，自顾自地说：“前天的西红柿
涨了三毛钱，什么都涨价。”他低着头点
着手机，又说起美国的大选，我依然风
马牛不相及地和他搭腔：“给女儿报辅
导班的钱交了吗？”这样的谈话，注定没
有趣味。为了调节气氛，我说：“给我读
篇文章吧！”他知道我喜欢迟子建的文
章，所以给我带了迟子建的书来打发时
间。他一边读着，我一边纠正他的错别
字，惹得旁边的人都笑了，屋子里热闹
了许多。

我右边的老太太一言不发。她的老
伴陪着她，她躺在床上，微闭着眼睛。老伴
背过身坐在一侧，对着墙壁也一言不发。
只是她稍稍一翻身，他就突然警觉似的回
过身。她望望茶几上的杯子，他就赶忙把
水倒满递过去。她一起身，他就提起输液

瓶帮她去厕所。我不由想起宋丹丹和赵本
山的小品，果真是这样，她的一个眼神，一
个动作，他都能心领神会了。不需要太多
的语言，一切都省略了，只有眼神的交流。
我在想，他们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千言
万语地说着情话吧。岁月流逝，话，越来
越少，情越来越深。

午后的阳光真好，照进病房里，暖
洋洋的。突然觉得，我们三对，呈现出人
生不同阶段的爱情面貌，这不就是一组
有趣的蒙太奇吗？年轻时卿卿我我、你
侬我侬，中年时岁月静好、平淡相守，老
年时心有灵犀、相濡以沫。千言万语的
情话，最后都变成默默凝望。

每一对相爱的人，都会用一生的时
间，讲完这样一个平淡而生动的爱情故
事吧。

青墨、素笺、夜雨，化成点点滴滴的
细腻文字；古书、词赋、煦风，融为零零
星星的感触之语……

孔孟之语、老庄之学，屏气凝神，原
来就藏在有些发黄的书卷之中，等待着
一代代后人的叩问。翻过一页，卫青、霍
去病还在大漠深处征战，《广陵散》氤氲
在天地之中，转眼就是如梦似幻的大
唐。纸页看似单薄，却承载了无限的重
量，扛起人类文明的永恒记忆。一个又
一个的方块文字，不知浸染了多少烟云
与呐喊，每一个都是沧溟深处无言的绝
唱。置身书中，内心变得空灵了，大脑变

得清净了，思绪变得寥廓了，年年月月，
犹如新生……

也许是隽秀的毛笔，也许是潇洒的
水笔，当它们游走于纸页上的时候，吐
纳出的文字便融集了无限的气象。有真
切的点滴琐事，刻画出了人生的悲欢离
合；有豪迈的随笔诗句，奔涌着青春平
仄的律动；有温婉的词曲歌赋，悄然诉
说着延绵的哀伤与忧郁；有凝练的议论
求索，领悟出直面和担当的哲思。在浓
淡相间的字迹中，沉静的墨色探究着人
生的真谛。

是呀，斑斓五彩的大千世界中，无

数的 先 贤 曾 演 绎 了 多 少 动 人 的 传
奇——— 当清澈的小溪水在青石上流刻
下天地的誓言时，草丛中留下了徐霞
客、法布尔们的足迹，那株参天古树曾
是朱文公格物的对象，名山大川中回荡
起苏轼的水调歌头，而霍金在描绘果壳
里的宇宙时，浩瀚的太空里是否有着不
为我们察觉的感应信息？在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互动中，我们又怎能不感之
良多，思之弥深呢？

青葱岁月、诗书年华，不拘泥、不束
缚，知与行、行与知，用热情、善良、智慧
和坚韧精心地编织着未来的梦想。

好美的烧饼
文/李亚辉

青葱岁月梦飞扬
文/邹嘉然

在每个晴朗的早晨，太阳都会温
和地投射到他的烧饼铺前，和寂寞的
小镇一起安静地美丽着这个地方。

那座店房有朴素安静的特色，陈
旧的木门上悬挂着一个写着“烧饼”
的木制牌子，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案
台上洒着细碎的面粉，像一个个活蹦
乱跳的珍珠。我时常看见他蹲在
河边仔细地清洗那一捧捧翠
绿的韭菜，他从来不允许
一个烂叶子混进他的烧
饼。那些酥酥脆脆的
沾着芝麻粒的烧饼
在他的案板上灵活
地跳动着，那酥香
的味道仿佛穿越百
年的老字号直钻入
你的鼻子，只有亲
口尝过他烧饼的人
才能感受到，每一
个 烧 饼 都是一 个 灵
魂。

我第一次去他的烧
饼铺，他热情地招呼我，用
腰间的围布擦去脸上的汗珠，
他的脸被火烘烤得暖洋洋的，像锅
炉里烧得发红的小煤球，我看见他微
白的鬓发和胡子。岁月把他洗礼得和
那些烧饼一样苍老。

“两个龙虎斗，出炉喽！”他的
声音有些沙哑，却充满着力量。他用
粗大的手把烧饼用纸包好，捋好边角
轻轻地递给我。他蓝灰色的眼睛里饱
含着朴实严肃的光，好像在迷恋着理

想。他的理想是什么呢，或者说，他
有理想吗？

我想他是有的，我常看见他蹲在门
前望着街拐角处的人群。这个小镇，由
于手抓饼、肯德基的潮流，卷走了他忠

实的顾客，人们更情愿坐在空调室里喝
着咖啡消磨早餐的时光。只有那小河，
陪着他的烧饼香，静谧地流淌。那时候
的他，可爱的眼眶中蕴满了忧伤。可他
仍一如既往地做着他的烧饼，每个清晨
太阳依旧温情地照射，烧饼依旧在他的

案板上跳跃，他依旧用沙哑的充满力量
的嗓音喊着：“烧饼出炉喽！”

或许这就是他唯一的理想。不错，
吃过他烧饼的人都能嗅得出来，那就是
他的理想。

黄昏，我走过他的烧饼铺，有一种
美丽的芬芳。

我想帮他，我经常去买他的烧
饼，也便经常看到他脸上兴奋

的神情以及失落的眼神。那
一次，我故意多给了他五
块钱，刚要走，却被他叫
住了，“看，你多给了我
五块钱。”再平常不过
的话语，也是我意料
之中的话语。看他那
健朗的浸着风霜的
脸，他不愿意为了生
活的利益轻易改变他
朴实的理想，放弃做人

的尊严，又怎么会多收
我这五块钱呢，我看见他

额角的皱纹，从鬓旁的头发
中冒出来，中间流淌着晶莹的

汗珠，有一种美，不可言喻，无法比
拟。是烧饼质朴的香气，也是他古朴庄
重厚实的气息。

他依旧把案板上的烧饼拍得老高。
河中，有他刚强的身影，沧桑的面容。

这平实的高尚是一种美德，是黎明
初升的太阳，是黄昏一抹红通通的夕
阳，是夜空中一颗发亮的星星。这美好
的风景成为我心中一道永恒的记忆，
闪耀着人性深处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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